
儿童文学作家三三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给出同样建议。生长在教师家庭的她从小就喜
欢文学。可当时供孩子们看的书籍不多，在她
还没有把字认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人民
文学》杂志和艰涩难懂的鲁迅全集了。或许年
幼的她并不能完全体悟那些文字，但她说：“读懂
与否，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从那
时起，我同文字之间建立了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海南省国兴中学语文教师钟建敏则希望，
家长能够珍惜孩子与生俱来的丰富想象力和文
学创作欲望，给孩子更为自由宽松的写作环境
任其发挥。“哪怕是语文老师，都无法说是去‘教
导’学生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只能是给他们引导
和鼓励。”从教多年的他颇有感悟，“孩子是会自
己成长的，我相信他们能从实践中获得更多。”

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梅国云建议，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
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灌输“文学对于人生的重要
意义”。如在举办“播撒文学火种”活动中，海南
省作家协会不仅为海南各地学生赠送中外文学
名著，还邀请了朗诵艺术家到校为师生诵读文
学经典，邀请省内外知名作家到校为师生开展
讲座，指导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的“非公
式化写作方法”。

“我建议学校和家长多引导孩子阅读纯文
学作品，这对提高他们的写作和文学素养会有
很大帮助。”儿童文学作家邓西认为，部分科幻小
说、童话故事尽管情节丰富，但为了抢占市场和
延续生命力，通常以较快频率在较短时间内不
断推出连载，文字上却没有进行精雕细琢，“孩子
读完可能记得故事情节，但很难被文字吸引、反
复咀嚼”。

如何呵护孩子的
文学天赋

尽管海南乃至全国，小有成就的少年
儿童作家如同凤毛麟角。但是，在海南省
作家协会连年举办的“文化下乡”系列活动
之“播撒文学火种”活动中，许多中小学生
的作文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参与活动的作家、学者认为，这说明，我
们的孩子不是缺乏文学天赋，只是没有一个
能让他们自由发挥、施展文学才华的空间和
平台，又有太多应试作文的条条框框将他们
束缚。对于如何呵护少年儿童的文学天赋，
对其进行良好的文学培养，各界也从不同的
角度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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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倩）海南作家刘荆洪散文集
《美在琼海》近日在琼海首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在琼海》，是由中
共琼海市委统战部、民建琼海市委会策划，旅游
专家刘荆洪创作的旅游散文集，也是一部知识
散文集。《美在琼海》用细腻的文笔、独特的视野、
丰富的联想，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海南宝岛上这
颗璀璨的明珠。该书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挖掘
琼海各地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美食
小吃等方面的特色魅力，并用文字和图片进行了
详实而生动的演绎。《美在琼海》既是一部旅游散
文集，也是一部知识散文集，还是一部科普旅游文
集。其内容丰富生动，文字优美流畅，视角新颖独
特，注重文学性、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与可读性
的结合。

海南作家刘荆洪出专集
推介琼海美丽村庄

北京有个地儿叫天桥，老北京读作“天桥儿”，
是看热闹、听戏、耍绝活儿的地方。各种信息表
明，那地方当年可谓名冠华夏、远播西方，不仅集
合了诸如斗鸡斗蛐蛐耍陀螺舞铁锤之类俗艺，也
汇聚京剧昆曲等阳春白雪。

时过境迁，如今的天桥，昔日市井杂耍、叫
卖之类的“土片”了无影踪，就是被誉为国粹的
京剧也离老百姓越来越远。那些惹人喜欢的
各类艺人匠才，以某种传统的名义，被放在了

“高处”。难怪于小章先生这样的国宝，也找不
到艺人的感觉。

旧天桥儿，变成了新天桥，意味着时代的进
步，社会的变革，意味着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
某种不可弥合的裂痕。沐浴了改革春风后的天
桥儿，最新的定位据说是“市民文化广场”。这个
概念之下，应该含有这样几个层次含义，首先是

“市属”，那就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区域协调，甚至
还要考虑治安等要素；其次是“民属”，也就是要
老百姓必须在某种文明制式之内活动；然后是

“广场”，表明它是属于大众的，决不可属于任何
个人，这句话更不可反着说；最后才是“文化”，而
在前三者限定之下的“文化”，与老天桥儿文化还
有什么关系了呢。于是，中规中矩的剧场、四方
钟等现代仿制建筑，当体现了新市政的理念；八
大怪怪异的雕塑或可理解为民间之象征；急匆匆
亦或心神不定的脚步下就是“广场”的存在感；至
于文化，老大妈舞也应是合意的，尽管那舞更多
的是娱而非艺。

如此这般，似乎有些吐槽的意味。不过笔者
也并非“假古董”，当年的物与事属于历史之尘
埃，该涤荡的就涤荡。但若细细琢磨一番，那尘
埃中还是有些金子般的小粒子，比如很有些出处
的于小章们，比如没有出处却很执著的新生艺人
们，如何让他们在这里活下去，活得生动，活得精
精神神的呢？这个话题可大可小，但似乎又是个
死题——难道说还要弄成百年前那烂相吗？不，
不是这个意思。笔者只是想，现在人们都在大谈
文化建设，那能不能将这里再度打造成具有新时
代特征的“曲苑杂坛”呢？叫尚未火起来的民间高
手一展才华，叫有些绝活的人耍上两下子，叫新音
乐人来这里搞搞街头演出……固然新媒体已经解
决了传播问题，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仍是体验中
最真切的，相信老百姓很是乐意。而那些献艺的
人，也总算有了台子有了眼巴巴的观众了。当然，
这些谬见，想必无数人士已经想过，并做出行不通
的结论。那就退一步，能否定期不定期组织组织
某种免费汇演、免费观看之类的活动呢？

这些年，流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话听
起来很亮堂，没钱能养活文化吗？可是这个提法
多少有些利用或贱卖文化的意思，天桥儿文化的
命运是否就这样被裹挟着了呢？惟愿泱泱华夏，
留得几寸毛地，边角地，旮旯胡同地，让卖不出好
价钱的草根艺人在那里生存下去，表演下去，悲喜
交集地存在下去。他们往往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泪
史的另一种版本，当应珍视。这也就是，本文题目
所说的“艺魂”吧。

记者从5月29日上午召开的海南
省作家协会五届五次理事会获知，
2014年，我省文学创作获得了显著成
绩。其中，儿童文学创作相较于几年前
而言，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

去年一年，海南儿童文学作家三三
先后出版《我和铁车》《仙女的孩子》两
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弦
子》，另有短篇小说《告密者》获第二届
《儿童文学》金奖；海南儿童文学作家赵
长发作品如同“井喷”，继2013年出版
五部海洋童话系列长篇小说之后，又于
2014年出版了蓝色梦想系列的《浪花
下的独行侠》《精灵王的眼泪》《一厘米
的国王》《漂流八千里》《北极之王》《恐
怖病毒》等六部长篇童话小说。

海南省作家协会认为，我省儿童文
学发展现状虽然难以与发达省份匹敌，
但已摆脱了起步晚、底子弱的禁锢，呈
现出不断“爬坡”、“升温”的良好健康态
势，部分作家也改变了“儿童文学处于
文学创作的边缘地带”的陈旧观念，以
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欣赏的眼光赏
析儿童文学作品。

“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让建省初

期的海南落后于文学发展潮流，又因
迫切需要组建作家队伍以促进文学大
发展、大繁荣，最初我省作家队伍结构
并不合理。直到几年前，儿童文学创
作名声响亮的也就只有三三老师，近
几年才有邓西等作家转型投入儿童文

学创作。因此，儿童文学一直徘徊在
大家的视野之外。”但赵长发并不因此
妄自菲薄，“我从来也不觉得儿童文学
处于边缘地带，而认为，既然每个人都
是读着儿童文学长大，它应该是让我
们走进文学的第一扇门。我敢说，若

将儿童文学这个基础从我们的生命中
撤离，文学的大厦将轰然倒塌。”

许多小读者在阅读了他的海洋童
话系列、蓝色梦想系列之后，为此感到
惊喜并普遍表示：“通过您的书我们认
识了一个美丽而奇妙的海洋。”赵长发

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文
学的重要性——作为辅导教学的一种
载体，儿童文学让孩子们吸收到更为多
元丰富的知识，探知和触摸了未曾到过
的世界。这些并不立体的文字，却能更
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就如同

“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
千个孩子的想象中也会有一千个孙悟
空的模样。

海南儿童文学作家邓西也对海南
儿童文学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她不赞
成部分作家因“儿童文学市场狭窄”而
不愿涉足，而是认为求知若渴的儿童相
较于忙碌的成年人而言有更多阅读需
求，因此儿童文学市场反而更为广阔。
为了让海南儿童读到“有家乡味”的儿
童文学，而不是难以融情于书的“舶来
品”，她会坚持写下去。

而赵长发还萌发了在海南省作家
协会中组建“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的
想法，“虽然我们现在作家数量实在有
限，还撑不起这样一个组织，但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作家加入这支
队伍，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海南的儿童
文学创作水平。”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12岁海南小诗人江合诗作入选《2014年中国新
诗排行版》的消息传来，引发各界对我省少年儿童作家现状与前景的关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近日，《2014年
中国新诗排行版》
集结出版。这部中
国诗歌的年度权威
选本，共收录300多
首优秀诗歌作品，
其中不乏西川、大
解、叶延滨、林莽等
当代名家之作，充
分展示了去年中国
诗歌创作的年度成
就。

在这个星光熠
熠的排行榜上，海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江合凭借作品《军
训时，想到潘维在
那遥远的北方》，与
他的父亲——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知
名 诗 人 远 岸 胜 利

“会师”。
入选排行榜的

诗歌出自江合的个
人 诗 集《神 秘 星
空》，令人难以置信
的是，去年这部诗
集出版时江合年仅
11 岁。10 岁便成
为海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的他，至今仍
是 600 多名省作协
会员中年纪最小的
一个。

小诗人将目光引向海南

“军训时/阳光是犁/我们是麦子/
军训时，我想到潘维/想他在那遥远的
北方/看那缩成黑色纽扣的村庄/军训
时，我渴望/南方有白色的飘雪/或者一
场彩色的雨。”

每个中国孩子的回忆里，都或多或
少有过关于军训的“灰色记忆”。尤其
是在南方炎热躁动的夏天，单薄的身子
套上密不透风的迷彩服，再不断地稍
息、立正、站军姿，直到灼人的日光将眼
前的一切晃成重影。

一样被太阳晒得脑子发昏的江合
却与其他孩子不同，他从眼前层层叠叠
的重影里看到的不是空调、西瓜、冰汽
水，而是诗人潘维站在遥远的北方，站
在那缩成黑色纽扣的村庄里，凭借他的
情感和笔墨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独
领风骚。

日积月累，他把这些天马行空的想
象写了下来，用几行韵律丰富的短句连
成朗朗上口的小诗，再一首一首地将它
们收集起来，最终集结推出了个人诗集
《神秘星空》，成为少年儿童乃至不少成
年人的枕边书。

这并不是一个孩子的闲言闲语、写
写画画。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著
名文学评论家陈剑晖曾评价江合的诗
歌“是心灵与想象的天籁之音，是值得
阅读的上乘之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委员、《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李少
君也认为江合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
色彩，充满了童真童趣。

一个12岁小诗人将中国诗坛的眼
光再次引向海南。省内外媒体接踵而
至，带着人们的追问来到这里，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钟灵毓秀，养育了诗歌
稚嫩纯粹的灵魂？这片“神秘星空”下
还有多少像江合这样的小作家？

少年儿童作家寥寥无几

可是，查找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名
册，能满足“少年儿童作家”这一条件的
竟只有江合一人，再往上数，就是19岁
入会的青年网络作家黄朝喜了。

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梅国云认
为，江合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把属于孩
子的想象用一种非儿童诗的表述方式
展现出来”的诗歌，除了与生俱来的文
学天赋，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诗歌浸
润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其父亲远
岸曾是海南省第一位加入作家协会的
在校大学生、海南“红帆”大学生诗社创
始人，已凭借多部诗集将多项知名文学
奖项收入囊中。

记者第一次见到远岸，就是在《神
秘星空》的读者见面会上。他一手举着
崭新的诗集，一手拉着还有些羞涩的江
合，满脸笑意地向闻讯而来的读者介绍
他引以为傲的儿子，说到兴起还翻开诗
集朗诵起来。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生活在朗朗诗
歌当中，也不是每个父母都肯放手让孩
子拥有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梅国云
直言：“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孩子不是
成日里学习、背书、考试，就是被不由分
说地塞进形形色色的‘兴趣班’里，小小
的人儿忙得昏头转向，根本不知道他们
所培养的‘兴趣’究竟是自己的‘兴趣’
还是父母的‘兴趣’。如此一来，他们哪
里还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自己想读的书，
提笔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呢？”

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多年的海南省
国兴中学教师钟建敏也有同样体会：上
个世纪90年代，许多学生在该校文学类
刊物《绿山兰》上发表诗歌，而如今《绿
山兰》上刊发的诗歌已越来越少。他还
记得，1999届的一名学生在毕业前送了
他两个厚厚的笔记本，是其手写的武侠
小说，“可现在，连日记也没有几个孩子
能够坚持去写，对文学创作有着如此热
情的学生更是难得。”

“我们应该承认，历朝历代曾经涌
现出诸多如同曹植、骆宾王、王勃一般
的文学天才，他们的著作流芳千古。而
如今，放眼海南乃至全国，少年儿童作
家虽然还有，但其数量与作品质量已相
去甚远。”梅国云不无遗憾地说。

莫让孩子成“应试作文机”

文学界有一种声音，良好的文学素
养对人的一生将起到无法估量的作
用。随着“全民阅读”理念的不断传播，
让孩子走出课堂，走进书屋已逐渐成为
家长的共识。但是，从阅读到写作，无
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课外阅读时，孩子的注意力总是
集中在绘本和漫画上，没有大量图片的
书籍根本不愿意翻开，更不要说去读长
篇的文学名著了。”海口市民王婧是一
个8岁孩子的母亲，她将孩子写作能力
不强的矛头指向“碎片式浅显阅读”。

对此，钟建敏特别指出：“阅读质量
下降必然拉低写作质量。没有充足的
时间进行大量深入的阅读，试着理解和
接受原以为晦涩的文学长篇，处于学习
阶段的少年儿童才能博采名家众长，自
我感悟和提炼出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
向。”

他还认为，没有自由宽松的写作环
境势必对少年儿童的写作造成影响。

“没有多少位文学大家是从文学系毕业
的，中小学命题作文里令人眼前一亮的
佳作也难得一见。”一直以来，他都鼓励
班上的学生每周在自由状态下写一篇
不限体裁、不限字数也不限内容的作
文，“这类文章相对于‘应试作文’反倒
形式灵活、语言生动、可读性更强。”

梅国云则认为，家庭对文学培养的
认识不够充分，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孩
子的全面发展。他注意到，当前许多家
长热衷于培养孩子绘画、舞蹈、音乐、武
术等课余爱好，但愿意对孩子进行写作
培养、文学熏陶的并不算多，以致于孩
子更多地服从于“公式化写作”，渐渐发
展成为“写应试作文的机器”。

“但这与整个社会大背景有关。当
前升学、就业压力这么大，学美术的孩
子可以考中央美院；学音乐的孩子可以
考中央音乐学院；学舞蹈的孩子可以考
北京舞蹈学院……学写作、爱写作的孩
子，去哪里考一所名声响亮的‘文学学
院’或‘作家学院’呢？”梅国云颇有些感
慨，“我们应该去思考，是什么挡住了孩
子们的文学之路，又该如何为他们重新
破冰开局。”

孩子的文学路，
如何前行？

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开枝散叶，作家们建议

让海南孩子读“有家乡味”的儿童文学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孩子们在阅读。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蓝晴 摄

新闻背景：近日，有媒体采访报道了北京最小
的曲艺社“魁德社”的最后一位传人于小章，追溯
了百年来“魁德社”三代传人的跌宕命运。如今，
因为收不着徒弟，曾经风光一时的“魁德社”，于小
章之后再无传人。

还天桥文化
以艺魂
■ 吴一

文/陈蔚林

三三《仙女的孩子》

江合诗集《神秘星空》

三三《我和铁车》 赵长发《一厘米的国王》


